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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原某小镇的一次治保工作会议
2002年9月10日 文/大陆读者

200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中原某镇召开了一次治安保卫工作会议，到会的是镇上全体国家干部和各村支部书记。上午由镇书记传达上级“政法精神”，下午分组讨论落实，实际是一次专门策划迫害法轮功的会议。

会议上午10点开始，书记逐条传达上级精神，接着说：同志们，据初步统计，我们镇炼法轮功的人数有数百之多，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呀，即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好，只要有一个炼功人出现在天安门，（我们的工作）就全盘否定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迷得很深，表现上有三大特点：

一是牺牲精神。你就是抓住了他，也很难从他们口中得到别的东西，他们还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个个出奇的坚强；

二是说服精神。你别看他们没有什么文化，甚至是老年妇女，他们都有他们的理论，说出来一套套的，思想稍不坚定，鼻子就会被他们牵着转；

三是吃苦精神。我们有些人得了人民的报酬，开个会还稀稀拉拉的到不齐，来了先问住在哪里，中午有酒喝没有？你看他们到北京的精神，没有钱忍饥挨饿，睡车站码头，听说还有步行去北京的，还有从未出过门的婆婆也成群结队的去。你看他们夜晚出来送传单、贴标语，不怕热不怕冷不怕鬼，经常是一夜之间满街都是标语，一大片农户清早起来门窗上都放有传单。

讲到这，他举了一个例子：城关某十字街口处经常发现有法轮功真相传单，一直未找到是谁干的，有一天，公安局提前作了准备，一股长带两名警察从太阳落山起就秘密钻进对面楼房的窗口通宵监视，三人一夜未合眼直守到第二天凌晨东方发白，才放心回家休息，准备第二天再守。等股长用过早餐刚上床睡觉来电话了，一听是局长打来的，说是昨夜监视的地方贴有一大片标语，股长刚说“不可能”，局长恼了：还不可能，快出来看现场去，我正在你家门口等你呢。股长慌忙披衣出门钻进局长车内，老远就从车窗口看见那地方站了一片围观的人，股长吓得目瞪口呆，直到局长说：还不快处理。才从车上跳下驱散群众。（会场哄堂大笑）

接下来书记就宣布了镇委研究决定的什么“一票否决”政策，政治的和经济的各种处罚手段和“四包”（每一重点对象要有一名国家级干部、一名村干部、一名组干部和一名可靠的亲属包干），以及发动群众举报有奖的办法。书记在会上讲，底下的窃窃私语，就听见有人说：今天的会完全是对法轮功的总结表彰会。

下午小组讨论，镇委书记夹着本子参加了一个小组讨论，首先点名要炼功人最多的村发言。

村书记笑着说：今天的言不好发，说心里话，听了书记的报告后就有压力。我们村的炼功户都是老实农民，遵纪守法，还带头交上缴款。一老困难户我们分析今年上缴有困难，组长要我上门做工作，我们进门，婆婆打了洗脸水要我们擦汗，小孩送扇子，户主坐下来陪我们说：今天别急，你们常年累月很辛苦，今天在我家休息一下吃个便饭。组长打断话说：书记很忙，今天是……。户主赶紧说：我知道，我知道！今天你们是收上缴的，昨晚我们听了书记的广播讲话，我俩一商量，我家虽然穷，但今年决不拖你们的后腿。已经准备好了，吃了饭就交。我听了有点惊疑，但相信他不会说假话。就问：你家两个孩子上学，还有老债，怎么凑起上缴款？户主指着老伴说，你问她。婆婆一边忙灶上一边说：以前家里穷，我们身体都不好。这不，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治病的钱节约下来了。身子骨硬了，人干起活来有力气，也不怕吃亏上当的，今年家里农活由我一个人侍侯，庄稼收成不错，他外出打工，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知道想着家里，在外省吃俭用，把钱都交给我保管，这不，上缴就有了。今年我家又添加猪，还债是没问题。以前年年拖欠上交款，让你们跑腿东家催西家说的，也够辛苦你们的，今年决不麻烦你们。这全得益于法轮功啊。老师不是叫我们做好人吗？咱家人变得和睦了，日子自然一天比一天好啦，人活得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有精神，国家也受益呀。你们可不要听电视上的谎言宣传，千万别上当啊。我这老实农民亲身受益，不会说假话的。你们说这样的社员，叫他放弃可能吗？

听了该书记的发言，镇委书记见势不妙，只说了一句“看来你们首先还是要上认识啊”就走开了。会议主持人最后总结说：会议精神我们马上贯彻下去，但对法轮功的看法问题，说句实话，我有保留意见，从我听到的精神也好，宣传也好和我看的实际是有差距的。我村社员如果家家象炼功户那样，我们的工作轻松多了。一位年轻国家干部赶紧说：你们村某某上天安门打横幅也是好人吗？主持人说：这你就不知道了，以前他可是我村有名的老病号，炼功后能吃能干，咱村都亲眼所见，不就是说句实话，他能不去吗？但我倒是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党员是应该与上级保持一致，但我们是直接做群众工作的人，是否更应该与群众保持一致。现在的干群关系大家都知道，如果再脱离实际，我们的工作怎么开展？所以，叫我去监督这样的社员，我可真是犯难啊！

会议负责人见这样讨论下去反而不好，就接过话头刹住车：精神上午大家听了，该说的我们也强调了，希望大家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去做，做错了有组织挑担子，回去各村抓紧落实贯彻，按照一把手负责制，今后哪里出了问题哪里负责。草草结束了会议。

体味王实味
2002年8月26日 文/薛东华  载自《观察》

对我来说王实味的确是个历史人物了。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学党史，我们只知道他是个反党的托派，混入了延安的革命队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抓了起来，然后被党中央处决，也算是罪有应得。后来到了美国，才知道了与党史截然不同的一段历史，原来王实味是一个很有独立批评精神的文化人。读了他在延安时期写的那篇引来杀身之祸的《野百合花》，始知他是当时乃至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可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之一。 

王实味因为一篇文章和自己的观点丢了脑袋，是他自己和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的悲剧，也是靠高喊民主自由起家的现在这个执政党的悲剧。但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离现在的年轻人有太大的距离，即便是觉得他死的可惜，也无法激起太多的认同，所以对王实味的故事就只能嘘唏感叹一番。 

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被党(现在官方的说法是被康生)抓进监狱后，经过了几个月外界无法知道的触及肉体及灵魂的秘密审讯过程，终于有机会被押出来见记者。读了他对记者说的下面这段话，就明白了党(或者康生)在人们背后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了。王被押出来的时候，神情呆滞。这个翻译过百万字西方著作的才子，当时对记者就象背书：“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处死。我应该被处死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接着他又告诉外界，他在监狱里没有受到迫害，他生活的很好等等。 

与我同时代的人虽然赶上了“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但却错过了延安整风，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文革的时候，许多文化人虽然跟王实味素不相识，但才被党(或者是四人帮)对付了几天，说出话来就跟王实味如出一辄。当年那些戴着高帽在台上挨斗的教授们说的最多的一段就是“我有罪，我该死。党挽救了我，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等等。就连以死来表白自己的老舍，投湖的时候也要带着一本自己手抄的《毛主席诗词》 

还有那连死都不怕的邓拓，在我看来应该是无所畏惧了，但他写的遗书却是“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记得在文革武斗时，无论是打死人的还是被打死的，嘴里都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就连有时候枪毙现行反革命，也能听到喊这个的。当时处死张志新时，党（或者是毛远新）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她大喊冤屈，或者是把她在监狱里所受到的不为人知待遇喊出来，所以才割了她的喉管。其实根本就不用操这份心，就是让她放开了嗓子喊，我想也只能是些“万岁”之类的口号，所以割喉管实在是多此一举的败笔。 

近年来据说中国的人权状况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所以割喉管这种事想必是不能做了，但类似王实味见记者的这种小型演出还是经常出现在官方媒体上。95年吴弘达在中国被抓，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所谓“公开认罪”的镜头，就与六十多年前的王实味见记者象是同一个脚本。 

最近的例子是去年11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美国中医师滕春燕(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的“快乐的监狱生活”，看了之后的感觉跟刚听完忆苦思甜报告差不多。虽然现在离延安整风已经几十年，人也换了好几代，但中国官方在不得不允许政治要犯见媒体之前，让他们背诵的似乎就是同一张小抄。 

滕春燕不光是在监狱里“养花、看小说、跳舞、卡拉OK，”还能对媒体说：“国外都是通过网上看到一些信息说中国政府如何迫害法轮功人员，他们在看守所、监狱里受到非人待遇和折磨。你不要紧张，这里没有什么打骂现象。”她接着说：“我父亲来看过我，说我都胖了，认不出来我了。这里生活挺好，出乎我意料。” 

最近有些中国的大学生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外面示威，抗议美国人拒绝他们的赴美签证。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跑到美国来讨生活，滕春燕唱卡拉OK的那座监狱就不错，至少看起来比大部份在美国起早贪黑的华人过得快活。 

别人的经历毕竟是别人的，无论怎么看着假也无法去证实。直到去年自己被稀里糊涂地弄进了安全局，才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那种标准的克格勃式的审讯方式完全就是盗版的《古拉格群岛》。当我正在一边犯糊涂，一边又心神恐惧的时候（以为碰到了劫匪），负责审讯的“领导”就开始了他们的拿手好戏（从此以后我对领导这个词就有特殊的理解）： 

问：刘连昆知道不？（冲我喷一口烟）

答：不知道。

问：告诉你吧，（再喷一口烟）这个解放军大校的案子就是我们办的。

答：？

问：他那才多大点事儿，只不过告诉台湾说我们演习的导弹放的是空弹头，根本没法跟你这事儿比。就这个，死罪（将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 

我当时连犯了什么事都不清楚，但从他的口气和掐烟头的力气来判断，我已经远远超过该枪毙的罪了。后来经过领导上好几天的暗示、提示和明示，这才弄明白原来我犯的罪是因为老婆访问过台湾，而我没有主动交代、揭发，这叫知情不举（据说是个法律专用词），“其性质非常严重”。这个罪我当然要认了，但我并没有象王实味一样认为自己该枪毙一千回。就我这么重大的罪，关了不到一个月也就放了。如果当时就让我上中央电视台，恐怕说出来的话跟王实味也差不多。 

现在我才明白，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康生当领导时的安全局，或者是康生不当领导的安全局，只要把你抓了进去，首先告诉你的肯定是你犯了死罪，先要让你觉得自己该枪毙一千回，然后再讨论坦白从宽的可能性。到最后，无论你被判了什么罪，都要感谢党（或克格勃）的不杀之恩，因为比起枪毙一千回（等于千刀万剐）来说，才一刀就砍下王实味的头，都算是宽大处理了。 

现在，杨建利（民主人士）在中国的监狱里仍然没有一点消息，但我想他的处境跟我当时也没多大差别，可能现在正蹲在那儿琢磨人家要把他枪毙多少回呢。如果有一天杨建利上了中央电视台，说他并没有受到迫害，而且来个“公开认罪”，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等等，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那是在中国惯常上演的闹剧。 

大多数人由于没有进过安全局，所以会觉得象王实味这样的人说话太没有骨气。也有很多人在回中国的时候被安全局找去谈话，或者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保证书上签了字，事后又觉得丢面子，所以大都不愿提起这档子事。好在中国的历史总是反反覆覆，没有人知道个对错，也许根本就没有个对错。今天还是领导，也许明天就进了局子，今天还是主持人犯见记者的导演，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在押演员。 

所以在经历了这许多之后，大伙就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某时某处，在被逼迫之下，别无选择地在某一出闹剧中演过那么一个角色罢了。而制造这些闹剧的，最后还是要看自己的戏。 

江泽民集团是邪恶政治流氓集团吗？

2002年4月1日 作者：东东

当我第一次从网上读到：“江泽民邪恶政治流氓集团”这个字眼时，心里很反感。江泽民好坏是一国领袖，共产党政府再不好，中国十三亿人的前途和命运还指望着他呢，说他是邪恶的流氓集团，这不相当于在骂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吗？耐着性子读下去，看看作者有什么理由这么骂人。

·江绵恒是中国电信大王

文章首先讲述了江泽民的人品及家庭。中央文件三令五申强调在职中央领导的子女不能在公司任职，而江泽民其子江绵恒却是中国头号电信大王，身为董事长，用上海老百姓的话说，江绵恒一跺脚，整个上海滩都要抖三抖。这样公开违反中央文件，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其人无才无德，却还占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高位。许多贪污走私大案，一查到中央就没音讯了，不查了。作为人民共和国头号领袖，江泽民是带头做公仆呢还是带头走歪门邪道呢？号召老百姓学孔繁森，他自己学什么呢？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腐败的源头就在江泽民身上。说他邪，是没错！

·100个台湾做幕后交易
再说中俄关系，仅仅为了自己一时当权之需和当年的留苏情结，江泽民于99年12月9日秘密签定了“中俄边境新约”，擅自承认了清政府300年来一切不平等条约，把相当于100个台湾的领土拱手让给了俄罗斯！而条约具体内容连军委副主席都不得过问。同样出于外交需要，新中国众多领导人谁也未敢就中俄边境达成协定，目的只是为了保留子孙讨回固有领土的权力，而江泽民置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拿100个台湾做个人幕后交易，他还黑箱作业，用巨额宝贵外汇购买俄罗斯10艘旧潜艇和破航空母舰，肆意糟蹋人民的血汗钱。说他是个败家子卖国贼，是一点也不过分。

江泽民为了一己之好，花30亿人民币建豪华戏院以博女歌星一笑。遭国务院否决后，竟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行通过。这样的老色棍不该骂吗？30亿能救多少希望工程的儿童和下岗工人的生计呀！这样的所作所为与当年的隋炀帝又差多少呢？他那价值连城的私人豪华专机，其奢侈程度连慈禧太后也是望尘莫及的。

说到江泽民集团搞的经济建设，国有银行滥帐高达一万两千亿，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两万亿，现在是靠老百姓的五万亿存款和外资投入支撑着虚假的繁荣，其实老百姓辛辛苦苦积攒了一辈子的钱，放在银行里，现在有一半的钱已被人偷走了，只是老百姓还蒙在鼓里。这种人间蛀虫，说他邪恶流氓正合适。的确如此。

要说腐败风气，江泽民执政12年在这方面可谓成绩卓著。国民生产总值的10%都让贪官污吏拿走了，正如中纪委在报告中所说，30%的中央部委领导，60%以上的省委干部以及90%以上的县市级干部，都在工作，作风及干群关系方面表现恶劣，突出表现在贪污受贿，生活腐化，滥用职权，靠权敛财，拉帮结伙，欺上瞒下搞假业绩等六个方面。这么大比例的管理机构腐败现象，从上到下，勾画出的是怎样一幅肮脏败坏令人恶心的中国机构管理图啊！这样一座腐败大山压在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这些蛀虫在吃人们血肉的同时，还不许老百姓出声喊痛，否则就破坏了他们“吃人宴席”的稳定秩序，罪加一等，更凶猛地吃你。六四枪声不就表明这是世界上最无耻最流氓最无赖的政府吗？

·谁见警员背灭火器巡逻？
说到政治改革，口口声声检讨文革的教训是没有健全的法制，所以我们新政府要健全法制，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公民权益。别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阶级特权了，人家法轮功人练练功，自个强身健体，为国家节约医药费有什么不好的，仅仅因为江泽民“怀疑”其有政治背景，就以先定罪后捏造诬陷的办法加以镇压。这种文革遗风，比当年的秦桧更卑鄙更无耻。秦桧尚承认自己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全家300口人的性命，而当今的江泽民，自己违背宪法害了人还反咬一口，说别人想害他。几年来的实践以及定性的不断升级，反而说明当初的镇压是错误的。

就拿天安门自焚事件来说。明明是有人在栽赃陷害，谁平时见警员背着灭火器巡逻的？为什么不让人彻底调查事件真相呢？如果事实真像法轮功分析中央电视台录影的结果那样，这个政府也太流氓了。自己演戏当场打死了人，反而诬陷别人自焚，挑起群众斗群众。最可气的是，现在外地人要坐火车进京，必须先骂法轮功才能上车，要保住饭碗，必须签名反对什么迷信。这些做法，不是强奸民意是什么？其实什么是迷信，现在迷信的定义完全政治化了，成了打击别人的大帽子。现代科学从来就不否定神的存在可能性，有些人愿意相信有神，只要他不违法，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就让他信吧。

法轮功本来一件小事，现在却越闹越大。关于中国当前社会首要十大问题，中央党校内部调查的结果是党内腐败占第一位，而法轮功问题却在十大矛盾之外。为什么江泽民非要本末倒置，不抓腐败抓法轮功呢？从上面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除非他自己有鬼。法轮功就象一面镜子，一切假的，恶的，以牙还牙的，在“真善忍”面前都暴露了其丑陋，要不然干吗害怕好人多了呢？

·“株连制”──一人上访殃及全家
现在对法轮功的处理还搞什么“株连制”，一人进京上访，殃及全家，工作单位，街道派出所以及整个县市，闹得人心惶惶。同时还强行规定转化指标，完不成转化指标就扣警员奖金，所以警员真往死里打法轮功人，现在据说有1600人给活活害死了。人命关天哪！以这么残酷血腥的手段，以这么卑鄙无耻的陷害来对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样的政府是够邪恶流氓的。难怪国际上声称江泽民是人权恶棍呢。

说到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是黑是白全由江泽民自己说了算，没个监督没个比较，据说镇压法轮功只是江泽民个人的意见，但他一手遮天，中国人谁敢得罪他呀？现在连八十年代初的新闻言论自由的苗头都没有了，凡是讲了有损党形象的真话就得割舌头，连老百姓自己花钱安的锅盖天线也被割了耳朵，禁止收听海外消息。当年毛泽东批水浒还能让老百姓看水浒，而现在批法轮功却不让人了解，真是作贼心虚呀。前不久长春八个有线电视台同时播出了法轮功节目，据说江泽民又暴怒，为此抓了五千人，杀了上百人。只要讲的是真话，为什么不可以说呢？一个不能容忍真话的社会也太黑暗了吧。

看看这些江泽民自己做决定所干出的事，不都体现出一种邪恶流氓气吗？说他是邪恶政治流氓，真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外界评论：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有感法轮功运动

作家刘宾雁说：“我们当时都认为，以中国政府的力量，法轮功的抵制不会持续一周。我们错了。我们惊讶于他的根扎得如此之深。” 

几年腥风血雨式的镇压，法轮功的圣火不但没有熄灭，反而越烧越旺。作为坚信力求“真善忍”的一群，他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 

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团体被当权者打压时，多不外乎两种情形：或隐忍求安，或揭竿而起。法轮功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做法，他们只是本着真善忍的精神，为所当为，讲所当讲，没有握紧拳头，始终面带微笑，哪怕面对狂风暴雨、雪雹冰霜。 

“板荡”是《诗经大雅》中的两首诗的题目，“板荡”来形容世事艰危，社会动荡。意指只有在动荡的乱世，才能看出谁在真正忧国忧民。 

唐《明皇杂录》中有一个乐工雷海青的故事，说的是当年安禄山打下长安，多少文臣武将都投了降，只有乐工雷海青宁死不肯为叛贼演奏，怒摔琵琶，慷慨而死。一无官职，二无钱财，既卑且微的一个梨园乐工，面对强暴与威胁，他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来殉气节与道义。当满朝的文臣武将被授以冠带之时，雷海青的行为，足以羞杀那些“识时务”的官冕之徒们。 

当时，他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令“闻之者莫不伤痛。”诗人王维听说此事，留下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夜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文革中，作曲家贺绿汀就是不肯低头“认罪”，按下去，抬起来；再按下去，再抬起来批斗他的电视，因为他不肯低头而中断转播。瘦弱不堪的身躯，在那样的“专政”下，这几按几抬之间，充沛着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之气啊！田青在《致贺绿汀》一诗中把他“高昂的头颅”比作“精神不朽的旗帜”、“真理永存的阳光”、“人类尊严的颂歌”和“民族未来的高唱。” 

经过50年的高压统治，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我们“违心地”对右派落井下石；我们“违心地”搞打砸抢，揪走资派；我们“违心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违心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违心地”表态支持6.4屠杀；我们“违心地”撒谎，“违心地”喊口号，“违心地”请客送礼，“违心地”行贿受贿。 

在假象和荒谬的世界，在强权的淫威之下，说真话，这种我们每个人在教育子女时都当作做人的最起码的准则的要求，居然成了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要有只身孤胆挑战整个世界的勇气的人才敢于做的事情。在这种淫威下，我们已经麻木到忘了在“违心”之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心，麻木到认为违心的言行才是正常的，说真话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正是在这一片世俗圆滑，尔虞我诈的海洋中，我们看到法轮功的学员们勇敢地站了起来，对着貌似强大的当局说：我不愿意再撒谎，我要说真话！ 

他们本来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学籍，党票，工作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抓进各种各样的拘留所，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在各地流离失所，餐风宿露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免于起诉，不必在监狱里饱受折磨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殴打致残，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的，如果他们说假话；说真话的代价是那么大，说假话的诱惑是那么强，可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
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我们中国人心中还存有的良心，看到了我们中国人心中还存留着的骨气。看到我们这些被专制制度压断了脊梁骨的中国人重新站起来，有尊严地活着的希望。也许有人认为他们傻，可在我看来，在他们面前，那些现代的贪官污吏，蝇营苟且之辈只不过是一堆行尸走肉。 

我本人并不相信法轮功，但是我相信信仰的自由，相信正直，相信正义和道德的力量。所以，我钦佩他们。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他们的一边。 

也许，对他们而言，他们的抗争是为了“护法”，但对我们中华民族而言，他们的抗争实际上象征着我们民族从堕落和腐烂中警醒！我衷心希望他们的前赴后继的英勇能够感动我的同胞们，感动现行体制中尚保留着些许良心，正义感的官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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